[image: image1.emf][image: image2.png]


[image: image3.jpg]


[image: image4.jpg]


[image: image5.jpg]


[image: image6.jpg]


[image: image7.jpg]


[image: image8.jpg]


  







【明慧网】天津蓟县白涧乡刘吉素村4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瑞芹，于2017年正月（详细日期不详）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，家人惧怕迫害，屈服于邪党淫威，不敢曝光、不敢申冤，至今仍处在悲伤与恐惧之中，对此事讳莫如深，对任何人不敢提及此事。


陈瑞芹是在天津女子监狱直接被迫害致死的，在她生命垂危，监狱方面也没有通知家人见最后一面，死后不知多长时间才通知家人到监狱。狱警包围遗体不准亲人近前观看，不准掀开观看，不准验尸，要验尸得由监狱指定部门。陈瑞芹遗体的舌头都枯了，一切罪恶在罩布的掩盖之下，是否被活摘器官不得而知。亲人在监狱那里呆了四天，最后在监狱的威胁威逼下同意将陈瑞芹尸体火化，把骨灰带回家中埋葬。


陈瑞芹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因发真相资料被人跟踪到租住处，被蓟县国保大队和文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；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遭蓟县法院非法庭审；于二零一五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，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。


陈瑞芹因不放弃信仰，在天津女子监狱长期遭受凌虐，在五监区受到残酷迫害，被长时间罚站、不允许大小便，她的双脚脚趾曾被踩得鲜血淋淋，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，包夹在引水机上接来热水往她脸上泼，更下作地掐乳头、猥亵下身，甚至让她吃屎喝尿。包夹随手抓起尿桶、凳子等物件就打，还说：“杜大队当班可以随便打”。狱警徐莉颖鼓励包夹暴力殴打说：“打吧，打破了我亲自给她缝去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据一位曾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说：“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左右，那几天是近几年最寒冷的日子……因不让大小便，陈瑞芹拉了一裤子大便。在值班恶警的指使下，包夹和刑事犯七、八个人，把陈瑞芹所有的衣服都给扒下来扔掉，身上只留下单的囚外衣囚外裤，刑事犯人李明把囚外衣裤拿到厕所，在冲厕所的大水桶里弄湿，然后给陈瑞芹穿上，再把陈瑞芹推到监区外的院子里，由当天值班狱警看着，冻了将近一个小时。那天气温是零下18.3度，回来时陈瑞芹四肢已冻僵，不会走路，是被刑事犯们拖拉回来的。”


“晚间，他们不让陈瑞芹睡觉（包夹和本组任何刑事犯都可以随便惩罚辱骂‘不转化’的法轮功学员），他们就象向遗体告别默哀一样盯着陈瑞芹，不让她睡觉，不许活动。只要陈瑞芹一闭眼，就用手指狠命的弹陈瑞芹嘴唇，或扇嘴巴子。夜晚让陈瑞芹和值班的刑事犯一起站着，不许闭眼，全组任何人都可以阻止陈瑞芹闭眼。一次夜里，陈瑞芹困的不行了闭上眼睛，一个犯人就从后面一推，冷不防，她整个人趴倒在地上。早晨一看，陈瑞芹整个脸，鼻子，眼睛都乌黑发紫（每个监室都有监控）……”


狱警和包夹刑事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变着法的迫害，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早已超过了人的道德底线，超过了人的承受能力。陈瑞芹被长期罚站、不让睡觉、不让大小便，狱警指使包夹折磨她。包夹随手抓起尿桶、凳子等物件就打，还说：“杜大队当班可以随便打”。杜艳，30多岁，专门经过610培训，主管迫害法轮功，据说她遭恶报差一点死了。她培训包夹，命令包夹背长篇的洗脑材料，并利用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
恶徒长期不让陈瑞芹大小便，只能拉在裤子里，也不让清理，让她就这样回到12个人的监室。刑事犯们白天超负荷劳动，夜晚被散发出的恶臭熏得休息不好，（转下页）（接上页）大冬天的也只能整宿整宿地开着窗户通风，她们怨气冲天、纷纷指责谩骂陈瑞芹，去向狱警反映。狱警明确态度：谁让她不“转化”的，没办法，你们也帮帮她呗。到一定程度，陈瑞芹才被允许用凉水管子冲洗。陈瑞芹被折磨的不成人样，抽风、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上，精神恍惚、意识不清时被所谓“转化”了，一旦清醒了，她马上声明坚持信仰。


监区从上至下所有狱警全部参与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、轮流洗脑，越是邪劲十足的人才越容易被提拔上位。狱警去到陈瑞芹家里摸底——所谓“关怀”走访，以共同帮助她做个“正常人”为名，欺骗家人，让家属相信监狱警察才是真正为自己一家好的，把家人被中共迫害的怨气都撒在她自己这里，哭闹指责、共同要求陈瑞芹放弃信仰。狱警们还在众人面前不失时机地真真地哭诉成了个泪人，颠倒是非、恬不知耻的说：“陈瑞芹，你对得起你女儿吗？孩子六岁时，你就去劳教了（被中共警察绑架、非法劳教）……”中共警察等相关人员颠倒黑白，通过系统的操控和安排，恶毒地贬损与丑化法轮功学员的形像，一旦家属被其伪善蒙蔽，与狱警站在一起了，狱警迫害起他们的家人来，就更加肆无忌惮、有恃无恐了。


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天津女子监狱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为了达到所谓的“转化率”，不择手段的利用各种恶毒方式，特别是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惨无人道。


参与迫害的狱警有：高文媛、于珍、崔学静、徐莉颖、杜艳、姚瑶、周静、王恬、李红等。刑事犯包夹有：张慕蕊、王虹、郭莉莹、吴丹、崔洪玉、李明。


陈瑞芹还曾经多次被非法劳教，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脱掉鞋子抽脸，不准睡觉，超强度劳动，天天坐马扎，隔离加上监视居住，关小号，遭野蛮灌食迫害，性虐待，被关入“攻坚大队”“严管班”残酷折磨。◇








陈瑞芹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　家人不敢申冤





▲酷刑示意图：冻刑








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40种语言出版发行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。要了解更多真相，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.minghui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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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酷刑演示图：毒打





截至2017年8月下旬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82亿。








▲酷刑示意图：开水烫





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杨玉永迫害致死当天，在武清中医院急救室现场部分主要迫害负责人。左起：1、原武清看守所正所长赵国全，几个月前调到武清公安局，杨玉永迫害致死当天，武清中医院公安局现场负责人之一。2 、武清看守所副所长刘毅。3、武清看守所教导员王舜，阻止律师会见孟宪珍，阻止律师见驻看守所检察室人员。4、武清区黄花店镇派出所所长，参与对杨玉永、孟宪珍的绑架。5、便衣警察，几次悄悄进屋跟负责抢救杨玉永的医生低语，暗中控制医生对家属隐瞒实情。有目击者看到，当时主治医生情绪激动的脱下白大褂，愤怒的往外跑，好像在挣扎，不想被他人控制，想摆脱。6、便衣警察，当天在急救大厅，一直在旁观，拿手机拍照，录像，幕后操控警察，当他发现有人在注意他，就特别警觉，跑出去没再回来。◇





国保大队长将功补过











清算就在眼前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在明慧网2017年6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，辽宁朝阳县法院法官吉首军在冤判了法轮功学员后，对法轮功学员家属扬言：“即使法轮功将来被平反，等三百年后我骨头渣子已都烂了…… ”


吉首军的话，反映了不少至今还在参与迫害者的“心声”，至少有：一、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二、不否认自己目前所做的是坏事和违法的事，但为了利益或饭碗还是昧着良心要整。三、平反是太遥远的事，有一种“做了坏事想逃避惩罚”的侥幸心理。


其实很多参与迫害者都知道，这一天迟早要来，但希望发生在很久以后，或拖得越长越好，或者等自己都作古了，看能把我怎么样，能把已烂了的“骨头渣子”怎么样？“人死如灯灭”是无神论的毒害，使人只看眼前，只图眼下及时行乐，还是眼前的利益实惠，工资奖金要紧，有人还幻想着参与迫害发财升官呢，哪管还有天理良知。


其实，这种人是在自欺欺人。今天中共中的很多明白一点的人都在议论：这件事（迫害）要结束了。迫害马上就要维持不下去了！各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，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，这些不断出现的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，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的自保和赎罪。


如今迫害真相在国际上已经大白，制止迫害，追究参与迫害者已是全球共识，迫害者将面临全球、全方面的追查和追责。时至今日，相当多的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首要份子被以贪腐的名义被法办，这场迫害已走入末路，一切都在无可阻挡地朝结束的那一刻走，迫害难以为继，随时可能被终止。◇











〖大陆来稿〗某地国保大队长受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操控，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其恶行在明慧网曝光后，海内外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不再参与迫害，而且暗中保护大法弟子。


一次，大法弟子甲在他家不远处讲真相劝三退。一扭头，国保队长在旁边站着也在听，甲主动跟他打招呼，“你也在这儿。”别人就问大队长：“你认识人家？”他很不好意思的说：“我抓过人家。”甲说：某某，你也退出那个害人党吧？队长说，给我退了吧。接着他又说，给我儿子也退了吧。他还问甲说：以前做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怎么办？老同修告诉他：你做多少好事抵多少坏事。


二零一五年六月份，大法弟子乙走在街上，迎面碰上国保队长，看到乙提个书包，队长说：你去学法啊，书包装的是什么？乙说是起诉江泽民的材料。他说：早该起诉他了，江泽民不干好事，出卖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我迟早也得告他。乙说：他把你们害苦了，迫害法轮功（佛法），真正受害的是你们。他低下头，没有吱声，看得出他心里难受。


一次他领着警察在大法弟子家门口说要搜家，但没进家，他告诉这位大法弟子的家人说：我给你们时间，你们把东西弄走，我再来。过后，他说是上边下的命令，并暗示注意手机监听。◇





同修问他对大法弟子还有什么误解，他说：“某某被迫害死，为什么说是我干的？”同修问他是听谁说是你干的？明慧网的报导根本没提你。他说是上一级部门给了他一个条子说的，同修告诉他是栽赃，挑起你对大法弟子的仇恨，这是恶党一贯用的手段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说：都象你们这样的好人，就没有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坑骗等不良行为。








